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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
看
「
再
見
南
國
」
的
小
說
背
景
，
就
像
面
對
一
堆
冗

長
雜
亂
的
繩
索
，
必
須
耐
心
、
細
心
地
加
以
調
理
，
才
能
理

清
其
中
的
料
葛
。

首
先
，
這
篇
小
說
的
地
理
背
景
是
在
日
本
的
廣
島
；
對

中
國
人
甚
至
全
世
界
的
人
而
言
，
它
是
像
烙
印
一
般
不
易
忘

記
的
名
字
。
造
座
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末
期
毀
於
原
子
彈
而

使
世
界
重
新
建
立
和
平
秩
序
的
城
市
，
經
歷
過
戰
後
的
藎
條

和
渝
桑
，
終
於
漸
慚
囘
復
元
氣
，
於
今
又
成
了
繁
華
的
現
代

化
大
城
。
它
和
長
崎
一
樣
，
是
一
些
好
奇
的
外
國
人
觀
光
日

本
憑
弔
舊
廛
的
必
遊
之
地
，
一
方
面
則
是
崇
向
「
大
東
亞
共

榮
圈
」
者
的
警
鐘
。

事
賁
上
，
政
治
上
的
「
大
東
亞
共
榮
圈
」
已
隨
廣
島
被

炸
而
成
廢
墟
，
短
小
精
幹
的
大
和
民
族
，
懷
着
戰
敗
國
的
羞

恥
，
又
受
到
擴
充
単
備
的
限
制
，
經
過
一
段
時
間
的
努
力
，

漸
潮
發
展
了

絃
臍
上
的
「
大
東
亞
共
榮
圏
」

，
日

本
國
民
也

以

「
粒
清
大
國
」
沾
沾
自

喜

。
在
這
樣
的
事
箕
和
心
態
之
下

，

一
些
短
視
的
日
本
商
人
，
擺
出
「
有
錢
就
是
大
爺

」
的
姿

丶
小
說
背
景

態
，
在
經
濟
之
外
更
作
「
人
性
的
侵
略
」
．
，
把
臺
灣
形
容
爲

「
男
性
天
國
」
卽
是
他
們
的
「
傑
作
」
之
一
。

其
次
，
在
時
間
上
，
「
再
見
南
國

」
的
現
咒
時
間
背
景

不
足
兩
年
，
但
透
視
到
小
說
的
背
後
，
它
却
牽
扯
到
馬
關
條

約
、
九
一
八
事
變
｀
七
七
事
變
、
日
本
投
降

、
大
陸
淪
陷
丶

國
民
政
府
逕
臺
以
及
毫
泗
開
放
國
民
觀
光
旅
遊
等
遠
近
交
綜

的
歷
史
背
景
。
這
些
背
景
在
小
說
中
各
有
其
因
果
相
傳
，
於

人
物
和
故
事
中
衍
生
出
微
妙
的
組
合
。

整
個
故
事
是
從
四
個
大
學
敎
授
和
一
個
中
國
留
日
學
生

在
一
起
喝
酒
談
天
開
始
。
四
個
大
學
敎
授
中
的
老
謝
，
「
媽

媽
是
花
蓮
阿
美
族
，
爸
爸
是
平
地
人
」
，
其
餘
三
個
都
是
日

本
人
。
這
五
人
在
一
家
酒
館
喝
酒
至
半
途
時
，
設
計
譔
其
中

年
紀
較
大
，
「
跟
他
喝
酒
也
沒
什
麼
意
思
」
的
加
藤
敎
授
先

囘
家
，
四
個
人
決
定
再
找
一
家
酒
館
喝
酒
，
最
後
渡
滋
敎
授

對
老
謝
說
：
「
啊
，
忽
然
很
懷
念
臺
北
的
林
森
北
路
了
，
好

，

決
定
了
，
我
們
就
去

『
南
國
』
，
那
裏
有
你
們
的
同
胞
陪

酒
，
很
像
豪
北
呢
。
」

在
南
國
酒
店
的
大
門
前
，
一
張
「
大
白
布
上
漆
着
血
扛

大
字
的
廣
告
」
，
廣
告
詞
是
：

「
閣
下
不
必
乘
飛
機
遠
赴
豪
涇
，
同
樣
可
以
享
受
號
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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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
男
性
天
國
』
臺
灣
的
南
國
之
夜
，
本
店
擁
有
十
數
名
豪
灣

美
人
，
紈
情
招
待
，
服
務
『
滿
點
』
，
有
閣
下
意
想
不
到
的

浪
漫
氣
氛
與
異
國
情
調
，
本
店
就
是
閣
下
近
在
眼
前
的
天
國

，
歡
迎
光
臨
指
敎
。

店
主
敬
白
」

整
篇
小
說
通
過
老
謝
第
一
人
稱
的
敍
述
而
逐
步
展
開
，

當
他
們
進
到
店
內
，
老
謝
看
到

「
一
個
女
同
胞
正
拿
着
麥
克

風
在
用
五
－
音
不
全
的
日
文
唱
着
一
支
已
經
老
掉
了
牙
的
日
本

歌
「
明
治
一
代
女
」
；
而
「
店
裏
的
昏
暗
丶
吵
雜
、

嘻
笑
、

炳
霧
：
·
：
一
切
都
和
上
星
期
一
樣
，
唯
一
不
同
的
也
許
是
我

的
女
同
胞
們
換
了
制
服
，
其
萁
也
還
是
那
種
開
枚
開
得
幾
乎

到
腰
的
旗
袍
，
只
不
過
是
紅
的
換
成
了
銀
白
的
罷
了
。
」

這
些
「
女
同
胞
」
都
是
拜
政
府
開
放
覬
光
之
賜
，
以
「

戳
光
簽
證
來
日
本
的
，
兩
個
月
，
可
以
延
期
一
次
，
一
共
四

個
月
」
。
她
們
在
臺
北
時
可
能
都
是
一
些
小
夜
總
會
的
歌
手

，
經
過
旅
行
社
的
人
介
紹
，
懷
着
賺
取
高
薪
和
出
國
演
唱
的

美
夢
，
到
了
日
本
後
才
發
現

「
純
唱
歌
」
的
薪
水
沒
有
原
來

講
定
的
價
綫
那
麼
高
，
去
向
店
長
理
論
，
店
長
却
說
要
賺
錢

就
得
像
他
店
裏
別
的
歌
星
一
樣
做
兼

差
；
「
他

可
以
介
紹
可

靠
的
客
人
。
」

這
裏
所
說
的

「
兼
差
」
，
其
貲
就
是
「
賣
春
」
，
在
法

律
上
是
違
法
的
，
店
長
負
責
介
紹
「
可
靠
」
的
客
人
，
就
是

要
安
撫
賣
春
女
子
的
恐
爟
感
，
譔
她
能
「
安
心
的
賺
錢
」
。

事
賀
上
，
臺
灣
女
子
赴
日
賣
春
並
不
是

「
新
聞
」
，
也

不
是
開
放
觀
光
護
照
後
的
「
主
要
倂
發
症
」
。
過
去
少
數
赴

日
賣
春
的
女
子
都
是
以
「
應
聘
」
的
名
義
出
國
，
在
日
本
可

作
較
長
時
間
的
居
留
。
開
放
觀
光
護
照
後
，
持
用
觀
光
簽
證

人
境
日
本
，
至
多
只
能
停
留
四
個
月
，
雖
然
有
些
女
子
因
發

覺
上
當
不
願
久
留
，
流
動
性
很
大
，
但
仍
然
有
不
少
無
知
女

子
做
着
「
前
仆
後
繼
」
的
「
烈
女
」
，
要
嚐
嚐
「
出
國
演
唱

」
的
滋
味
。
如
此
的
相
互
循
環
，
酒
店
常
有
新
臉
孔
出
現
，

反
而
成
了
那
些
「
醉
象
之
意
不
在
酒
」
的
男
人
的
引
力
！

這

豈
不
是
「
女
同
胞
」
的
悲
哀
和
國
人
的
羞
恥
嗎
？

二
丶
情
篩

「
整
個
晚
上
似
乎
都
是
加
藤
敎
授

一
個
人
在
說
話
，
也

許
是
因
爲
他
喝
了
酒

，
也
許
是
因
爲
他
上
星
期
剛
從
中
國
大

陸
旅
行
囘
來
，
急
着
向
我
們
報
告
他
的
見
聞
。
他
說
完
了
上

海
也
有
男
女
大
學
生
同
居
的
事
以
後
，
他
的
話
題
又
一
下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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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
到
四
十
多
年
以
前
他
在
上
海
和
中
國
舞
女
談
戀
愛
的
事
上

去
了
。
加
藤
敎
授
固
然
興
高
采
烈
，
口
沫
橫
飛
，
可
是
我
們

幾
個
都
聽
得
累
死
了
。
」
想
要
設
個
計
諷
加
藤
先
囘
去
，
白

頭
髮
的
加
藤
敎
授
却
繼
積
說
着
「
日
本
戰
敗
，
他
被
遣
送
囘

日
本
時
在
碼
頭
等
船
，
那
個
中
國
舞
女
送
了
－
包
紀
念
品
給

他
，
打
開
一
看
竟
然
是
一
綹
頭

髮
的
事
」
。

好
不
容
易

「
把
加
藤
敎
授
推
送
上
車
以
後
」
，
敎
法
文

的
吉
野
敎
授
問
大
家
「
去
那
裏
？
」
敎
生
物
的
老
杜
建
議
去

「
南
國
酒
店
」
，
一
行
人
就
坐
上
計
程
車
駛
向
「
南
國
」
。

一
部
車
子
正
好
坐
四
個
人
，
這
四
個
人
恰
好
是
兩
個
中

國
人
'_
l

老
謝
和
寧
祀
；
兩
個
日
本
人
丨
~

老
杜
和
吉
野
。

老
謝
是
在
日
本
敎
書
，
寧
祀
是
中
國
留
學
生
。
「
老
杜
是
我

們
學
校
的
生
物
敎
授

，
他
叫
渡
遇
健
兒

，
他
自
稱
老
杜
，
是

因
爲
他
曾
經
在
師
範
大
學
華
語
中
心
念
了
兩
三
年
中
文
，
他

能
說
流
利
的
中
文
，
他
自
己
說
這
是
他
在
林
森
北
路
一
帶
喝

酒
鬼
混
的
成
績
…
…
」

「
車
子
經
過
『
和
平
公
園
』
的
時
候
，
吉
野
指
着
公
園

中
一
個
被
電
燈
照
得
閃
亮
的
圓
形
的
敎
堂
式
的
遺
跡
對
着
我

們
說
：

『
原
子
彈
就
是
在
那
地
方
丟
下
來
的
，
我
的
家
就
在
那

後
面
，
我
爸
爸
和
妺
妺
統
統
死
於
原
爆
，
我
因
爲
媽
媽
剛
好

帶
我
去
京
都
的
外
婆
家
，
所
以
留
了
下
來
…

…
』
」

說
了
這
句
觸
景
傷
情
的
話
後
，
吉
野
問
老
杜
「
那
時
在

哪
裏
？
」
老
杜
說
他
那
時
在
天
津
，
並
說
明
「
剛
才
老
加
藤

不
是
一
直
在
吹
他
和
中
國
女
人
的
戀
愛
史
嗎
？
你
知
道
我
爲

什
麼
急
着
把
那
老
傢
伙
趕
囘
去
嗎
？
因
爲
我
聽
得
煩
死
了
，

老
賓
告
訴
你
們
，
眞
正
和
中
國
人
談
戀
愛
的
是
我
爸
爸
，
我

就
是
最
好
的
證
明
，
我
是
戰
爭
的
遺
產
。
」

原
來
當
年
老
杜
的
父
親
愛
上
了
一
個
中
國
女
人
，
和
她

生
下
了
老
杜
，
終
戰
時
老
杜
已
四
歲
了
，
他
的
父
親
把
他
帶

囘
日
本
交
給
日
本
太
太
撫

萘
，
老
杜
就
在
日
本
母
親
口
口
聲

臻

「
支
那
清
國
奴
」
的
駡
磬
中
長
大
。
這
段
剖
白
，
使
得
老

謝
「
一
下
子
懂
了
老
杜
好
多
事

，
比
如
他
到
師
大
去
詔
中
文

，
他
一
個
人
住
學
校
的
宿
舍
而
不
囘
家
裏
住
，
以
及
他
對
此

地
留
學
生
們
的
特
別
照
顧
等
等
。
」
然
後
老
謝
不
免
好
奇
的

問
起
老
杜
的
「
中
國
媽
媽
」
，
老
杜
說
「
她
是
蒙
古
貴
族
，

一
個
什
麼
王
的
女
兒

」
；
「
也
許
還
在
天
津
，
也
許
眞
的
囘

蒙
古
去
了
」
°
至
於
他
的
父
親
，
「
做
了
三
十
多
年
的
市
役

所
的
職
員
，
去
年
退
休
了
，
上
星
期
他
跟
着
訪
問
團
去
了
中

國
大
陸
：
·
·
：
他
自
己
相
信
他
死
前
一
定
能
移
再
見
到
我
媽
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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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我
很
小
的
時
侯
每
次
他
帶
我
在
海
必
散
步
的
時
候
他
就
這

麼
說
，
已
經
說
了
三
十
多
年
了
，
現
在
終
於
去
了
。
」

到
了
南
國
酒
店
的
門
口
，
只
見
「
站
在
門
口
的
還
是
上

星
期
看
到
的
兩
個
人
，
男
的
戴
着
瓜
皮
小
帽
穿
着
長
袍
，
嘴

上
還
貼
着
兩
道
彎
彎
的
八
字
招
，
就
像
日
本
電
視
上
常
見
的

耍
賓
的
魔
術
師
，
女
的
也
遠
是
那
件
開
枚
幾
乎
到
腰
的
大
紅

旗
袍
，
兩
個
又
滑
稽
又
討
厭
的
人
一
左
－
右
地
站
在
門
口
招

徠
客
人
。
」

他
們
剛
進
去
時
，
「
一
個
女
同
胞
正

拿
着
麥
克
風
在
用

五
－
音
不
全
的日
文
唱
着
一
支
老
掉
了
牙
的
日
本
歌
」
，
及
至

他
們
落
了
座
，
老
謝
看
到

「
唱
歌
的
又
換
了
另
一
位
我
的
同

胞
，
在
扭
腰
擺
臀
地
唱
着
一
支
國
語
歌
，
歌
詞
聽
不
大
懂
，

有
喝
醉
了
的
日
本
人
吹
口
哨
，
發
怪
聲
，
他
們
也
似
乎
根
本

不
管
她
唱
些
什
麼
，
只
注
意
她
旗
袍
開
枚
的
地
方
：
·
…

」

這
一
切
都
符
合
南
國
酒
店
所
標
榜
的
「
浪
漫
氣
氛
，
異

國
情
調
」
。

他
們
開
始
要
喝
酒
了
，
店
長
介
紹
了
一
個
新
來
的
女
孩

來
陪
他
們
喝
酒
。
這
個
女
孩
叫
駱
霜
，
「
說
着
很
破
的
日
文

，
可
是
粵
音
很
好
聽
」
，
她
長
得

「
不
很
高
，
短
短
的
頭
髮

，
因
爲
瘦
所
以
眼
睛
顯
得
特
別
大
，
是
一
個
很
清
秀
的
女
孩

。
」
她
介
紹
自
己
是
壼
漓
的
泰
雅
族
，
父
親
已
經
去
世
，
「

原
來
住
在
新
竹
尖
石
鄉
，
四
年
以
前
搬
到
梨
山
去
了
，
我
媽

媽
在
那
澡
種
梨
。
」

她
是
拿
觀
光
簽
證
來
日
本
，
日
期
是
兩
個
月
，
但
可
延

期
一
次
，
共
四
個
月
，
可
是
駱
霜
却
說
「
我
不
要
延
期
了
，

下
個
月
底
到
期
我
就
囘
去
了
。
」

年
紀
較
輕
而
說
話
非
常
直
率
的
寧
祀
問
她
「
爲
什
麼
？

許
多
人
不
是
死
也
要
往
外
國
擠
嗎
？
爲
什
麼
妳
擠
出
來
又
急

着
囘
去
？
」

駱
霜
解
釋
「
有
人
想
出
來
，
有
人
想
囘
去
，
都
是
看
人

而
異
」
，
但
所
以
急
箔
囘
去

，
是
因
「
在
這
裏
我
受
不
了
，

原
先
我
是
在
華
欣
飯
店
唱
歌
的
，
他
們
這
逯
的
店
長
到

亳
灣

找
歌
星
，
說
是
出
國
演
唱
，
可
是
來
了
以
後
才
發
境
根
本
不

是
這
麼
囘
事
，
而
且
待
遇
和
在
臺
灣
所
談
的
也
完
全
不
一
樣

。
」
寧
祀
問
她
是
否
去
「
找
他
們
理
論
」
過
，
駱
霜
又
說
：

「
找
過
了
，
他
說
他
如
數
付
了
綫
，
我
沒
有
拿
到
的
是
中
間

旅
行
祉
的
介
紹
人
吃
掉
了
，
他
還
說
唱
歌
哪
有
那
麼
多
錢
好

賺
，
要
賺
錢
就
得
像
他
店
裏
的
別
的
歌
星
一
樣
做
兼
差
」
，

寧
杞
馬
上
不
客
氣
的
問
道
：

「
差
兼
？
妳
是
說
陪
客
人
睡
覺

？
」
駱
霜
不
情
願
的
囘
答
：
「
何
必
說
得
那
麼
難
聽
？
反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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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
知
道
就
好
了
！
」
寧
祀
却
又
不
放
鬆
的
說
：
「
那
妳
爲
什

麼
不
？
臺
北
不
是
有
很
多
女
人
這
樣
賺
錢
的
嗎
？
」

「
駱
霜
縈
皺
了
一
下
眉
頸
，
好
像
有
點
生
氣
，
但
又
不

好
發
作
」
，
她
疑
望
藩
寧
祀
說
：

「
大
概
跟
你
所
說
的
出
國
是
一
樣
的
吧！
有
人
做
，
有

人
不
做
，
也
遠
是
看
個
人
啦
！
你
以
爲
兼
差
的
錢
好
賺
是
不

是
？
上
星
期
我
的
店
裏
才
被
警
察
抓
走
了
兩
個
。
」

兩
個
人
一
問
一
答
時
，
「
胖
店
長
又
轉
到
我
們
這
遍
來

了
，
拍
了
拍
寧
杞
的
肩
膀
說
：
『
她
平
常
陪
客
人
喝
酒
活
像

個
啞
巴
，
可
是
和
你
們
倒
是
有
說
有
笑
的
，
畢
竟
還
是
同
胞

的
緣
故
吧
？
對
不
起
，
我
來
掃
你
們
的
興
，
該
她
唱
歌
了
·

…
』
」胖

店
長
職
業
性
的
和
老
杜
說着
紮
色
笑
話
，
但
是
「
喧

嘩
吵
雜
的
酒
店
好
像
一
下
子
靜
了
下
來
」
，

因
爲
駱
霜
開
始

唱
歌
了
。
「
沒
想
到
日
本
話
說
得
那
麼
破
的
駱
霜
，
唱
起
日

本
歌
來
却
是
字
正
腔
圓
的
，
而
且
她
低
沉
淒
迷
的
聲
音
也
很

適
合
她
正
在
唱
的
那
支
歌
：

在
南
國
土
佐
高
知
地
方
的

播
磨
屋
橋
上

曾
見
一
個
和
尙

買
了
一
隻
髮
簪

啊
！
…
·
·
已

寧
祀
不
知
她
唱
的
是
什
麼
，
老
謝
向
他
解
釋
－
這
是
十

九
世
紀
的
時
候
在
日
本
匹
國
土
佐
一
帶
流
行
的
一
支
民
謠
，

據
說
當
時
有
一
個
高
知
縣
五
台
山
竹
林
寺
的
出
家
和
尙
皿
純

伝
，
愛
上
了
當
地
一
個
補
鍋
匠
的
女
兒
，
有
一
次
當他
在
播

磨
橋
上
爲
他
的
愛
人
買
一
隻
髮
簪
的
時
候
，
不
巧
地
被
別
人

霏
到
了
，
於
是
人
們
把
這
件
事
編
成
了
歌
到
處
傳
播
出
來
了

。
差
不
多
二
十
年
以
前
，
日
活
公
司
根
據
這
支
民
謠
改
編
拍

了
一
部
電
影
，
就
是
小
林
旭
的
成
名
作
『
再
見
南
國
』
。
老

謝
又
說
：

「
有
人
說
純
信
和
尙
因
爲
買
簪
的
事
被
逐
出
了
師

門
，
離
開
了
五
台
山
的
竹
林
寺
，
成
了
一
個
到
處
流
浪
的
行

脾
和
尙
，
另
一
個
傳
說
是
好
多
年
以
後
，
純
信
和
尙
當

了
京

都
一
個
大
寺
廟
的
住
持
，

圓
寂
的
時
候
只
留
下
一
件
眾
物
，

就
是
一
支
女
人
的
頭
簪
，

總
之
，
是
個
無
可
奈
何
的
宿
命
式

的
悲
劇
。
」

駱
霖
第
二
支
歌
是
國
語
歌
曲
，
「
也
是
幽
幽
怨
怨
的

」

，
她
唱
完
歌
走
下
來
後
，
却發
生
了
意
外
事
件
：
在
酒
店
－

角
落
的
位
置
上
坐
涪
的
三
個
男
人
之
中
的
一
個
穿
白
色
西
裝

的
」
把
一
隻
酒
瓶
在
桌
上
摔
碎
了
，
原
因
是
駱
霜
拒
絕
了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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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三
人
中
的
「
老
大
」
提
出
的
「
兼
差
」
的
要
求
。
穿
白
西

裝
的
拿
着
碎
酒
瓶
大
磬
吼
叫
着
：

「
馬
鹿
野
郎
！
也
不
打
聽
打
聽
這
是
誰
的
地
盤
，
我
們

祉
長
要
妳
是
抬
擧
妳
，
平
常
妳
們
店
長
親
自
送
到
我
們
秕
長

家
祉
長
還
不
要
呢
！

哼
！
我
們
社
長
不
過
是
最
近
忙
，
沒
去

豪
灣

，
所
以
才
對
妳
們
臺
澀
女
人
有
些
懷
念
罷

了
…
：
妳
囘

臺
北
的
六
月
花
一
帶
問
問
，

看
有
誰
不
知
道
日
本
廣
島
的
泉

社
長
。
」

這
個
泉
肚
長
「
是

一
個
穿
着
日
本
和
服
的
禿
頭
的
中
年

人
，
帶
着
眼
鏡
，
手
诞
拿
着
一
根
手
杖
，
他
嘴
裏
含
着
姻
斗

，
沉
默
地
坐
在
中
間
，
不
斷
地
用
手
杖
緩
慢
而
且
輕
輕
地
敲

着
桌
子
」
，
在
他
身
彘
的
兩
個
保
鏢
，
一
個
穿
白
西
裝
，
一

個
穿
黑
西
裝
。
胖
店
長
爲
了
息
事

薴
人
，
趕
過
去
不
停
向
「

祉
朵
」
巒
腰
鞠
躬
，
解
釋
又
加
道
歉
，
穿
白
西
裝
的
却

變
本

加
厲
旳
把
半
截
酒
瓶
在
胖
店

長
的
鼻
前
晃
着
說

：
「
什
麼
？

新
來
的
就
不
可
以
動
嗎
？
不
賣
身
體
那
她
來
日
本
幹
什
麼
？

什
麼
？
換
別
人
？
你
這
野
郎
以
爲
我
們
祉
長
是
只
要

臺
灣
女

人
就
可
打
發
的
嗎
？
哼
！
老

實
告
訴
你
這
野
郎
吧
！
就
要
她

！

侮
敢
說
不
行
？
你
說
說
看
！

」

艱
堪
的
站
在
桌
邊
的
駱
霜
，

突
然
不
理
胖
店
長
和
白
西

裝
的
談
判
，
跑
囘
老
謝
他
們
這

一
桌
。
她
被
潑
了
酒
，
「
臉

上
冷
冰
冰
地
沒
有
什
麼
表
情
」
，
「
胸
前
和
頭
髮
上
都
好
像

濕
淋
淋
的
」
，
「
發
散
着
一
股
威
士
忌
的
酒
味
。
」

但
是
這
弱
者
的
逃
避
並
沒
躲
掉
災
難
，
只
見
那
白
西
裝

「
忽
然
轉
身
朝
着
我
們
用
半
截
酒
瓶
指
羞
我
們
這
逯
大
叫
：

『
妳
＇．
臺
漓
女
人
！

妳
給
我
站
過
來
！
」

駱
霜
「
冷
冰
冰
地
直
站
着

，
但
却
沒
有
絲
亳
害
怕
的
樣

子
。
那
暹
，
白
西
裝
又
不
耐
煩
地
對
我
們
這
逯
吼
叫
了
：
『

喂
喂
！
你
們
！
你
們
聽
到
沒
有
？
叫
那
個
臺
灣
女
人
給
我
馬

上
過
來
！
』
白
西
裝
用
半
截
瓶
子
指
着
我
們
，
用
的
是
一
種

上
級
命
令
部
下
的
很
粗
魯
的
日
本
話
。
」

事
情
發
展
到
這
個
地
步
，
「
老
杜
忽
然
很
粗
暴
地
一
把

把
駱
霜
按
到
椅
子
上
」
，
叫
她
和
吉
野
「
在
這
逯
坐
着
」
，

他
則
帶
了
老
謝
和
寧
杞
走
過
去
。
「
祉
長
還
是
一
動
也
不
動

地
坐
在
那
裏
用
他
的
手
杖
緩
慢
而
且
輕
輕
地
敲
打
着
桌
子
，

但
是
兩
眼
却
直
視
羞
老
杜
。
」
白
西
裝
則
又
廩
着
：
「
誰
啡

你
們
過
來
的
？
我
叫
的
是
那
個
臺

灣
女
人
！
」
而
老
杜
則
「

完
全
不
理
他
」
，
他
注
視
滔
社
長
，
一
字
字
的
說
：

「
她
不
賣
，
她
是
這
位
寧
君
的
未
婚
妻
。
」

出
人
意
料
的
，
社
長
竟
然
「
取
下
了
口
中
的
姻
斗
」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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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杜
說
：「

渡
暹
敎
頭
果
然
不
同
凡
響
啊
！

今
日
幸
會
了
，
今
天

的
事
就
看
您
的
面
子
，
讓
一
切
像
流
水
一
樣
過
去
吧
！
…
…

」
又
說
：
「
小
輩
們
無
知
，
不
懂
事
，

對
渡
暹
敎
頭
可
失
禮

了
，
請
別
介
意
，
改
天
再
叫
他
們
專
程
向
您
道
歉
好
了
。
」

大
家
都
不
明
白
事
情
爲
什
麼
會
因
老
杜
而
有
了
好
的
轉

拽
，

「
社
長
」

一
夥
三
人
走
了
之
後
，
老
杜
也
不
說
明
，
大

家
心
情
都
不
好
，

「
悶
磬
不
響
地
喝
着
悶
酒

，
酒
店
打
焊
，

我
們
也
就
散
了
。
」

然
而
三
天
之
後
，
老
杜
終
於
嚐
到
了
被
「
專
程
道
歉
」

的
滋
味
；

「
午
夜
一
點
左
右
在
流
川

『
南
國
俱
樂
部
』
的
門

口
，
兇
手
用
二
十
公
分
長
的
短
刀
向
老
杜
的
腹
部
連
刺
了
兩

刀
以
後
走
了
…
…
」

老
謝
在
報
上
看
到
這
條
大
新
聞
，
又
從
報
上
對
老
杜
的

介
紹
裏
得
知

「
老
杜
進
大
學
之
前
曾
進
過

日
本
自
衞
脲
的
特

別
作
戰
訓
練
班
，
他
是
劍
道
五
段
，
退
役
以
後
曾
在

『
清
心

武
道
舘
』
任
劍
道
敎
頭
兩
年
…
：
」
老
謝
終
於
從
這
段
歷
史

裏
明
白
了

「
社
長
」
稱
老
杜
爲
「
渡
没
敎
頭
」
原
因
。

老
謝
和
吉
野
去
大
學
附
屬
醫
院
探
望
老
杜
，
但
老
杜
住

院
後
拒
絕
會
見
任
何
人
，
他
們
從
護
士
口
中
得
知
早
上
有
兩

個
外
國
人
也
來
過
，
「
男
的
很
高
大
，
臉
上
左
眼
下
有
條
疤

痕
，
女
的
穿
着
白
衣
藍
裙
，
頭
髮
很
短
很
像
學
生
的
樣
子
」

，
大
概
是
寧
杞
和
駱
霜
。
後
來
他
們
又
去
外
科
室
找
清
水
敎

授
，

「
他
是
老
杜
的
酒
友
，
也
是
老
杜
這
次
遇
刺
住
院
以
後

的
主
治
醫
生
」
，
他
說

「
老
杜
的
偽
不
要
緊
，
大
概
三
星
期

也
就
可
以
出
院
」
了
。

學
校
開
學
的
第
二
天
，
老
杜
打
電
話
到
研
究
室
給
老
謝

，
說
他
已
出
院
，
但
住
院
期
間
意
外
發
現
「
十
二
指
腸
上
有

一
個
洞
，
是
很
嚴
重
的
潰
瘍
，
必
須
絕
對
禁
酒
。
」
因
爲
開

了
學
較
忙
，
又
知
道
老
杜
必
須
禁
酒
，
他
們
幾
個
酒
友
不
常

見
面
了
。

故
事
發
展
到
這
裏
時
，
最
緊
張

而
使
人
心
窒
的
情
節
已

經
過
去
，
開
始
轉
入
淡
淡
的
抒
恫
和
抒
事
，
三
個
中
國
人
在

故
裏
突
出
來
，

發
展
出
感
人
的
過
程
和
結
尾
。

整
個
學
期
當
中
，
寧
杞
常
去
研
究
室
找
老
謝
借
錢
，

借

的
不
多

，
也
從
不
說
做
什
麼
用
，
「
每
次
他
拿
了
錢
就
匆
匆

地
騎
着
摩
托
車
走
了
，

連
個
謝
字
也
不
說
。
」
基
於
同
胞
的

悄
誼
，

老
謝
每
次
都

「
如
數
地
借
給
他
」
。

但
是
學
期
快
結
束
時
，
「
期
末
考
試
以
前
的
一
個
下
市

的
黃
昏
」
｀

寧
杞
到
老
謝
的
研
究
來
，
「
他
淋
了
一
身
市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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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
睛
紅
紅
的
充
滿
了
血
絲
」
，
而
且
「
全
身
散
發
着
一
股
酒

味
」
，
他
是
來
向

「
謝
老
師
」
告
別
的
，
因
爲
他
決
定
「
不

要
念
什
麼
鬼
博
士
」
，
要
囘
噩
灣
去
了
。
他
還
特
別
解
釋
做

這
個
決
定
是
因
爲
「
上
星
期
四
我
老
頭
死
了
，
所
以
我
想
了

三
天
以
後
，
決
定
囘
去
」

，
不
只
是
奔
喪
，
而
是

「
不
想
再

出
來
了
。
」
他
這
才
讓
老
謝
瞭
解
他
從
小
失
母
，
和
父
親
相

依
爲
命
，
長
大
後
父
親
老
是
逼
他
出
國
，
法
國
、
西
班
牙
、

丹
麥
、
南
美
、
美
國
、
日
本
：
…
·
「
一
個
國
家
簽
證
到
了
期

就
轉
到
另
外
一
個
國
家
去
，
一
個
店
的
工
打
完
了
，
別
人
不

要
我
或
我
不
想
幹
了
就
轉
到
另
外
一
個
店
裏
去

，
當
然
打
工

以
外
也
在
好
多
學
校
報
過
名
：
…
·
」
之
所
以
如
此
，
是
因
老

頭
「
要
我
一
定
要
在
國
外
成
家
立
業
，
紮
下
個
根
：
…
．
老
頭

活
活
的
時
候
我
是
不
會
囘
去
的
，

何
必
囘
去
打
破
他
晚
年
唯

－
的
一
個
夢
呢
？
他
活
着
的
時
候
，
我
在
國
外
想
他
，
可
是

我
不
能
囘
去
，
現
在
我
決
定
囘
去
了
，
却
是
因
爲
他
死
了
：
·

…
」

寧
祀
已
買
好
後
天
的
機
票
，
臨
別
他
「
突
然
囘
過
身
」

對
老
謝
說
：
「
我
向
你
借
的
錢
我
都
記
在
本
子
之
了
，
等
我

囘
去
，
以
後
冉
慢
慢
還
你
，
你
也
從
來
沒
問
過
我
借
錢
去
做

什
陝
，
眞
的
，
謝
了
。
」

這
是
老
謝
和
寧
杞
認
識
以
來
，
「
他
對
我
說
過
的
唯
一

的
一
個
謝
字
。
」

寧
祀
返
囘
臺
漓
後
，
老
杜
得
到
日
本
文
部
省
的
研
究
補

助
金
到
美
國
研
究
一
年
。
老
謝
也
要
離
開
廣
島
到
東
北
部
的

一
個
敎
會
大
學
敎
書
，
參
加
學
校
的
歡
送
會
後
，
老
謝
和
吉

野
又
到
「
南
國
」
去
：
「
南
國
依
舊
，
只
是
女
歌
星
們
全
換

了
一
些
新
的
面
孔
，
她
們
所
做
的
事
，
所
想
的
事
也
似
乎
和

駱
霜
一
樣
：
…
·
一
樣
是
抱
着
淘
金
和
成
名
的
夢
而
來
日
本
的

臺
灣
女
人
，
一
樣
是
來
了
日
本
後
才
發
現
完
全
不
是
那
麼

一

囘
事
。
」

喝
酒
的
時
候
，
才
從
胖
店
長
口
中
得
知
那
次
老
杜
挨
刀

，
大
家
都
不
再
去
南
國
喝
酒
的
那
段
期
間
，
寧
杞
却
三
天
兩

天
的
到
「
南
國

」
去
，
等
「
駱
霜
換
好
衣
服
就
和
她

一
道
囘

去
：
·
·
:
」
老
謝
這
才
明
白
寧
杞
向
他
借
錢
的
原
因
。

一
年
多
以
後
的
一
天
晚
上
，
從
美
國
囘
來
了
的
老
杜
，

又
和
吉
野
、
老
謝
聚
在
一
起
喝
酒
了
。
老
杜
談
起
他
自
美
返

日
途
中
經
過
臺
灣
，
到
梨
山
去
找
駱
霜
，
意
外
的
發
現
寧
杞

「
和
駱
霜
－
起
在
梨
山
種
梨
」
，
完
全
變
了
，
「
看
起
來
好

像
比
以
前
穏
重
多
了
…
…
」

那
夜
他
們
喝
得
大
醉
，
老
杜
口
齒
不
沛
的

l
遁
又
一
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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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人
物
素
描

「
再
見
南
國
」
的
出
場
人
物
約
有
十
七
人
，
重
點
人
物

則
在
兩
個
日
本
人
、
三
個
中
圈
人
，
以
及
圍
繞
溍
他
們
推
展

全
篇
故
事
的
一
些
陪
襯
人
物
。

故
事
一
開
始
就
登
場
的
加
藤
敎
授
，
很
明
顒
是
和
老
杜

他
們
不
同
時
代
的
人
。
他
白
了
頤
髮
，
約
莫
六
十
歲
左
右
，

有
了
老
年
人
「
好
提
當
年
勇
」
的
通
病
，
一
喝
酒
就
情
不
自

禁
說
起
二
次
大
戦
日
本
佔
領
上
海
期
間
他
和
中
國
舞
女
談
戀

愛
以
及
戰
敗
後
臨
離
上
海
舞
女
送
他
－
包
頭
髮
的
浪
漫
過
往

。
這
樣
的
故
事
聽
一
次
是
美
的
，
可
是
聽
了
許
多
次
就
膩
了

，
當
然
不
再
受
到
人
們
的
歡
迎
，
因
此
全
篇
進
行
到
五
百
多

字
時
，
這
個
老
敎
授
就
被
壯
年
一
代
的
敎
授
「
送
囘
去
」
了

。
加
藤
敎
授
在
這
裏
像
一
篇
文
章
的
引
文
，
點
出
了
日
本
和

唱
湝
「
再
見
南
國
」
：

在
播
磨
屋
的
橋
上

晉
見
一
個
和
尙

買
了
一
隻
髮
簪

中
國
之
間
曾
有
的
歷
史
糾
葛
。

渡
遇
健
兒
，
這
個
自
稱
老
杜
的
中
日
混
血
兒
，
是
加
藤

敎
授
浪
漫
故
事
延
伸
而
出
的
第
二
代
。
這
樣
的
第
二
代
，
在

日
本
佔
領
中
國
某
些
地
區
的
期
間
爲
數
也
許
不
少
，
不
同
的

只
是
個
人
和
地
骷
！
像
老
杜
，
他
的
父
親
是
在
天
津
和
他
母

親
戀
愛
，
生
下
他
後
還
在
天
津
停
留
了
四
年
。
當
時
懐
着
「

大
東
亞
共
榮
圈
」
的
夢
想
，
也
許
以
爲
可
以
長
期
和
中
國
情

人
相
聚
的
吧
，
但
是
投
置
在
廣
島
和
長
崎
的
兩
顆
原
子
彈
，

終
於
無
情
的
粉
碎
了
這
種
民
族
以
及
個
人
的
夢
想
。
四
歲
那

年
，
他
不
得
不
隨
父
親
返
囘
廞
島
，
在
不
受
日
本
母
親
歡
迎

的
生
活
中
成
長
。
心
中
懍
着
一
角
缺
憾
却
從
不
對
外
人
提
起

。
偶
然
提
起
時
則
自
嘲
「
不
是
說
私
生
子
都
比
較
聰
明
嗎
？

」
人
家
爲
了
觸
及
他
的
傷
病
向
他
道
歉
，
他
只
淡
淡
的
說
：

「
我
一
聽
到
戰
爭
就
有
些
不
舒
服
的
感
覺
罷
了
，
」
因
爲
他

是
「
戰
爭
逍
產
」
。
他
在
進
大
學
之
前
曾
進
過
日
本
自
衞
睺

的
特
別
作
戰
訓
練
班
，
是
劍
道
五
段
，
退
役
後
曾
擔
任
武
道

舘
的
劍
道
敎
頭
，
這
些
他
也
從
不
向
他
的
大
學
同
事
提
起
。

另
外
一
方
面
，
誼
生
物
的
他
却
跑
到
臺
北
學
中
文
，
前
後
加

起
來
有
四
年
之
久
。
在
日
本
則
對
中
國
留
學
產
特
別
照
顧
；

住
在
學
校
宿
舍
而
不
囘
家
去
住
，
這
些
都
說
明
了
他
身
份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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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
的
心
理
因
素
。
也
因
此
，
他
在
外
表
和
言
行
上
顯
出
了
近

乎
「
浪
人
」
的
特
質
，
有
點
玩
世
不
恭
的
味
道
，
例
如
他
在

學
洨
敎
學
生
做
生
物
賀
驗
，
竟
是
找
了
好
幾
隻
猯
來
，
「
叫

學
生
們
用
威
士
忌
酒
灌
描
以
觀
察
對
酒
猜
的
反
應
」
而
獲
得

「
猯
博
士
」
的
外
號
；
又
例
如
特
別
喜
歡
到
酒
店
喝
酒
、

在

街
角
小
便
、
衣
服
總
穿
不
整
齊
…
…
，
這
些
生
活
情
緒
的
反

應
，
都
和
他
的
潛
在
心
理
有
關
。
不
過

，
他
最
可
資
的
一
點

是
在
駱
霜
受
到
廣
島
黑
祉
會
頭
子
要
脅
時
挺
身
而
出
，
替
駱

霹
解
除
了
困
境
，

事
後
却
遭
到
黑
社
會
的
武
力
報
復
。
在
他

的
心
裏
，
「
中
國
」
應
是
不
可
受
欺
凌
的
吧
，
因
爲
他
的
生

命
裏
也
流
着
中
國
的
血
液
！

吉
野
，

道
地
的
日
本
人
，
從
某
一
角
度
來
看
，
他
和
老

杜
一
樣
是
「
戰
爭
的
遣
産
」
；
是
未
被
原
子
彈
炸
死
的
倖
存

者
。
他
的
家
就
在
落
彈
點
旁
邊
，
「
爸
爸
和
妺
妺
都
死
於
原

爆
」
，

他
是
因
隨
母
親
去
京
都
的
外
婆
家
而
倖
免
於
難
。
或

許
這
創
傷
是
永
不
能
撫
平
的
的
吧
，
他
永
遠
是
人
羣
中
最
沉

跌
而
又
顯
禥
最
理
性
的
人
，
酒
暈
最
大
而
從
來
不
致
醉
倒
，

似
乎
心
中
永
遠
保
持
某
種
泗
醒
，
以
弔
念
那
在
戰
爭
中
死
去

的
親
人
。
在
日
本
，
懊

着
這
種
傷
痛
的
，

應
不
只
吉
野
一

人
。

這
兩
個
日
本
人
，
是
二
次
大
戰
期
間
出
生
而
遭
遇
不
同

的
兩
種
典
型
。

「
泉
組
建
設
株
式
會
社
取
締
役
社
長
泉
樹
三
郎
」
是
日

本
戰
敗
後
蒙
經
演
復
甦
之
利
的
現
代
商
人
的
一
種
典
型
。

這

一
典
型
的
商
人
，
十
多
年
來
一
直
把
臺
灣
視
爲
「
男
性
天
國

」
，
把
崟
洱
女
人
當
作
他
們
生
意
之
餘
的
取
樂
對
象
。

如
果
嚴
格
的
加
以
劃
分
，
泉
社
長
並
非
是
純
粹
的
商
人

；

因
爲
他
更
重
要
的
是
一
個
「
廣
島
最
大
的
黑
社
會
頭
子
」

，
出
門
有
兩
個
保
鏸
隨
侍
在
側
，
似
乎
可
以
爲
所
欲
爲
，
誰

也
不
敢
得
罪
他
。
然
而
，
不
管
過
去
或
現
在
，
某
些
工
商
業

和
黑
社
會
勢
力
結
盟
同
進
並
非
怪
事
；
也
因
此
，
許
多
經
濟

不
佳
的
人
爲
了
生
存
不
得
不
做
他
們
的
附
廝
或
甚
至
不
知
不

凳
的
做
了
他
們
的
徹
牲
品
。
一
旦
有
人
膽
敢
當
面
頂
撞
、

不

遂
所
願
，
就
會
嚐
到
他
們
的
報
復
滋
味
；
所
謂
人
性
、
所
謂

良
知
，
在
他
們
眼
中
或
許
不
值
一
文
錢
的
吧
。

駱
霜
，
這
個
毫
漓
泰
雅
族
的
年
輕
女
子
所
走
的
路
．

也

許
不
止
是
目
前
山
地
女
子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不
少

毫
漓
年
輕
女

子
的
間
題
。
她
們
芻
往
「
出
闞
演
唱
」
的
美
名

，
以
爲
可
以

因
此
獲
得
名
與
利
，
但
出
圀
後
才
發
現
所
謂
「
演
唱

」
並
不

是
那
麼
單
純
的
事
；
如
果
堅
持
已
見
，
不
肯
隨
人
「
同
流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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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
」
，
不
但
名
利
無
望
，
連
生
存
的
尊
嚴
都
隨
時
可
能
被
剝

啤
。
這
樣
的
故
事

，
近
幾
年
不
止
在
日
本
發
生
；
在
香
港
和

東
南
亞

一
帶
也
服
有
所
聞
。
但
是
能
像
駱
霜
這
樣
從
生
活
經

驗
中
得
到
敎
訓
，

毅
然
凳
醒
囘
到
山
地
去
種
梨
或
從
事
任
何

勞
力
工
作
的
年
輕
女
子
，
又
有
幾
人
？
在
名
利
的
煙
幕
下
，

她
們
迷
失
而
不
復
返
，
心
裏
痛
苦
而
沒
勇
氣
囘
頭
，
其
結
果

是
爲
我
們
的
祉
會
「
儲
存
」
了
讓
人
憂
心
的
問
題
：
未
婚
媽

媽

、
精
胂
失
常
、
自
殺
…
·
·
o

寧
杞

，
在
整
個
故
事
中
所
扮
演
的
具
有
衝
擊
性
的
角
色

，
和
他
的
日
本
老
師
渡
璪
健
兒
同
樣
的
強
烈
。
他
自
幼
失
母

，

父
誤
年
輕
時
曾
是
法
國
留
學
生
，

學
成
後
做
了
立
法
委
員

，
使
寧
杞
自
詡
爲
「
貴
族
階
級
」
。
他
身
高
一
百
八
十
多
公
分

，
在
嘉
義
時
曾
被
不
良
少
年
砍
殺

，
臉
上
留
有
疤
痕
，
「
有

時
候
他
好
像
對
什
麼
都
吊
兒
郎
當

，
很
不
在
乎
的
樣
子
，
可

是
有
時
候
他
又
好
像
很
不
快
樂
的
樣
子
，
經
常
會
悶
聲
不
密

地
呆
呆
地
望
着
什
麼
出
神
，
兩
眼
顒
得
空
洞
而
憂
鬱
」
°
「

他
離
開
臺
灣
已
經
四
年
了
，
他
自
己
說
當
時
出
國
一
方
面
是

他
父
親
一
定
要
他
在
外
國
成
家
立
業
，
另
方
面
是
噩
漓
使
他

覺
得

『
悶
得
要
死
』
，
所
以
他
就

出
國
了
。

他
去
過
許
多
國

家
，

最
後
在
美
國
拿
了
個
碩
士

，

又
因
爲
喝
酒
和
美
圈
人
打

架
而
被
趕
出
境
，
所
以
才
到
日
本
來
的
，
他
念
畜
牧
，
最
大

的
夢
是
移
民
到
澳
洲
去
找
塊
地
開
個
牧
場
…
…
」
而
最
後
，

他
却
因
爲
愛
上
了
駱
霜
以
及
父
親
去
世
，
終
於
改
變
了
這
個

夢
想
，
囘
到
臺
崗
的
梨
山
，
和
駱
霜
共
同
墾
拓
梨
園
。

在
整
篇
小
說
中
，
寧
祀
最
後
決
定
離
開
日
本
對
老
謝
所

作
的
傾
吐
，
幾
乎
是
臺
漓
年
輕
一
代
的
代
表
性
心
磬
；
顯
示

了
他
們
稍
神
上
的
重
壓
和
心
情
上
的
迷
恫
：
「
我
老
頭
把
我

送
出
國
的
時
候
，
對
我
說
我
們
寧
家
就
全
靠
我
了
，
要
我
一

定
要
在
國
外
成
家
立
業
，
紮
下
個
根
，
這
樣
他
就
死
也
安
心

了
。
現
在
老
頸
總
算
安
心
地
死
了
，
雖
然
我
這
些
年
也
沒
成

家
立
業
，
只
不
過
像
個
浪
子
一
樣
從

一
塊
士
地
轉
到
另
一
塊

土
地
上
罷
了
，
但
是
你
知
道
，
老
頭
活
羞
的
時
候
我
是
不
會

囘
去
的
，
何
必
囘
去
打
破
他
晚
年
唯
一
的
一
個
夢
呢
！
他
活

着
的
時
候
，
我
在
國
外
想
他
，
可
是
我
不
能
囘
去
，
現
在
決

定
囘
去
了
，
却
是
因
爲
他
死
了
，
想
想
也
覺
得
亂
矛
盾
一
把

的
。
」
多
麼
委
屈
而
堅
靼
的
年
輕
人
！

老
謝
，
這
個
全
篇
故
事
的
敍
述
者
，
從
文
字
中
只
知
他

的
「
母
親
是
查
灣
花
蓮
阿
美
族
，
父
親
是
平
地
人
」
，
在

廣
島
一
所
大
學
敎
書
；
爲
什
麼
會
到
日
本
，
敎
些
什
麼
，
却

都
沒
有
說
明
。
他
的
年
齡
：
外
表
、
對
整
個
故
事
的
轉
折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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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許
是
我
孤
陋
寡
聞
，
我
竟
不
知
道
王
璇
也
寫
小
說
，

因
此
，
第
一
次
看
他
的
小
說
也
就
覺
得
格
外
可
喜
。
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十
月
出
生
於
山
東
昌
邑
縣
的
王
璇
，
本

名
王
孝
廉
，
東
海
大
學
中
文
系
畢
業
後
甘
在
彰
化
高
中
敎
過

書

，
於
五
十
九
年
八
月
留
學
日
本
，
後
來
獲
得
廣
島
大
學
文

學
研
究
科
碩
士
，
目
前
在
輻
岡
西
南
大
學
文
學
研
究
所
任
副

敎
授
，
敎
授
中
國
神
話
和
小
說
。

這
些
年
來
，
王
璇
較
爲
人
熟
知
的
是
他
留
學
生
涯
中
斷

斷
續
啟
寫
出
的
「
廣
陵
散
記
」
和
神
話
故
事
，
最
近
一

二
年

也
做
報
導
文
學
的
工
作
。

這
溫
「
再
見
南
國
」
，
就
小
說
文
字
和
結
構
而
言
，
尙

四

丶

起
落
的
心
情
，
在
小
說
中
也
都
慤
藏
着
。
他
和
他
們
彷
彿
「

同
臺
演
出
」
，
但
對
白
極
少
，
更

多
的
時
候
是
努
力
的
觀
察

和
記
憶
，
在
記
錄
一
切
時
又
不
加
進
個
人
的
批
判
。
這
個
角

色
在
故
事
中
看
似
不
突
出
，
但
他
却
像
一
座
沉
默
的
橋
樑
，

讓
「
兩
端
」
的
人
有
機
會
在
橋
上
互
通
氣
聲
，
傾
吐
積
霑
，

塑
造
了
一
個
翦
人
感
傷
、

感
動
的
文
學
生
命
。

一
些
我
見

有
許
多
有
欠
完
美
之
處
。
在
文
字
方
面
，
由
於
作
者
採
取
老

謝
這
個
角
色
做
爲
第
一
人
稱
的
敍
述
，
而
且
可
能
因
爲
故

孕

本
身
的
眞
賀
部
份
較
濃
，
作
者
創
作
小
說
的
經
驗
不
豐
，
在

取
捨
之
間
未
能
做
適
度
過
濾
，

致
使
文
字
顯
得
有
些
拖
泥
帶

水
，
特
別
是
代
名
詞
和
連
接
詞
用
得
太

多

，
減
低
了
精
鍊
的

成
份
，
流
於
瑣
碎
。

在
結
構
方
面
，
前
三
分
之
二
較
爲
緊
湊
，
步
步
扣
人
心

絃
，
後
三
分
之

一
則
因
加
進

一
些
非
必
要
的
描
述
而
顯
得
冗

長
媒
散
。
這
一
部
份
如
果
能
抽
離
某
些
皝
定
事
箕
的
牽
絆
，

從
更
超
然
的
角
度
入
手
完
成
，
這
篇
小
說
的
藝
術
成
就
當
更

高
。

除
去
上
述
的
缺
點
，
「
再
見
南
國
」
是
最
近
幾
年
來

，

以
中
日
關
係
的
過
去
和
現
在
爲
背
景
所
寫
的
小
說
中
最
成
功

的
一
篇
。
在
小
說
中
出
現
的
那
些
人
物
和
他
們
的

言
行
、
遭

遇
，
事
賓
上
我
們
已
在
霖
際
生
活
中
斷
斷
掖
續
的
聽
聞
，
有

憤
慨
、
也
有
無
可
奈
何
。
作
者
有
心
的
把
它
們
「
化
零
爲
整

」
的
全
部
呈
現
出
來
，
不
但
具
有
現
箕
的
衝
擊
性
和
嘲
諷
性

，
也
給
做
爲
現
代
中
國
人
的
我
們
幾
許
哀
思
；．
到
底
「
南
國

」
的
噩
夢
何
時
能
了
呢
？
小
說
中
的
「
南
國
」
已
經
「
再
見

」
，
現
箕
中
的
「
南
國
」
却
依
然
存
在
！




